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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后现代时间停滞”理论为框架，剖析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在《水之乡》

中如何呈现“永恒的当下”这一时间困境。通过考察小说的非线性叙事、人物命运与地理空间三个维度，

研究发现：历史教师汤姆的讲述行为解构了线性历史，却陷入时间的空间化循环；其妻玛丽因创伤经历

遭遇“去未来化”，生命停滞于现在；而沼泽地与人物迪克则共同象征着一种前历史的、永恒循环的时

间秩序。结论指出，小说不仅是后现代时间危机的文学样本，更对后帝国时代英国的精神困境作出了深

刻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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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Fredric Jameson’s theory of “postmodern temporal stagnation” to analyze how 
Graham Swift’s Waterland portrays the temporal predicament of a “perpetual present”.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novel’s three key dimensions—nonlinear narrative, character destinies, and geo-
graphical space—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history teacher Tom Crick’s storytelling deconstructs 
linear history, only to trap him in a spatialized cycle of narration; his wife Mary, due to traumatic 
experiences, undergoes “de-futurization”, leaving her life stranded in the present; while the Fe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6126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6126
https://www.hanspub.org/


李晨阳 
 

 

DOI: 10.12677/wls.2025.136126 899 世界文学研究 
 

landscape and the character Dick together symbolize a prehistorical, eternally cyclical temporal or-
der. The conclusion posits that the novel serves not only as a literary exemplar of postmodern tem-
poral crisis but also as a profound diagnosis of the spiritual dilemma in post-imperial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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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于 1983 年出版的小说《水之乡》，被公认为英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

对该小说较早的研究可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将本书划分为一本典型的

后现代“历史元小说”，并指出《水之乡》是对历史叙事的思考[1]。受此影响，国内大多数研究倾向于

通过分析小说中所表现的史观，说明历史如何被建构成一种叙事。还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有的从生态

批评的角度出发，如斯库恩斯(Scoones)揭露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2]；有的从“新维多利亚”博物学角

度切入，如杜丽丽探讨本书中的物叙事[3]。还有的研究者以鳗鱼的意向为切入点，如吴濛分析其三重隐

喻：人类动物性、生命神秘性、历史模糊性[4]。以上的研究让人耳目一新，深化了我们对于《水之乡》

的理解和认识。然而，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叙事层面的“建构”(历史讲述方式)与空间的“表征”(环境与

物品)，却相对忽视了小说中一个核心的、弥漫性的体验——“时间的停滞”。这种停滞感并非简单的叙

事技巧，而是有深刻的现实根源。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本文认为，《水之乡》中弥漫的后现代时间停滞感，并不仅仅是其“历史元小说”属性的一个形式特

征，更是对 1980 年代英国在后帝国时代所陷入的集体性历史迷惘与未来发展危机的一种深刻的情感映

射。斯威夫特艺术地再现了一个民族在失去其宏大历史叙事(帝国荣光)后，于现实中找不到出口，从而在

主观感受上陷入停滞的精神状态。本研究将文本的形式分析与历史的情感维度相结合，通过分析“时间

停滞”这一美学现象，从而揭示背后的政治无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认为，晚期资本主义

下的后现代时间走向停滞。而这种停滞主要表现为时间的当下化和模式化。在后现代文化中，时间被“当

下化”为“去历史、去未来的分离的当下集合体”，最终导致“历史感的丧失”[5]。这样看来，后现代

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历史感的丧失”，时间被“当下化”为“去历史、去未来的分离的当下集合体”，使

得人们只能生存于当下之中[5]。本文旨在将詹姆逊的这一批判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方法，深入考察《水之

乡》如何通过叙事结构、人物命运与地理空间，共同建构出一个关于时间停滞的文学样本。 

2. 叙事的循环：去历史化与时间空间化的困境 

“历史就是童话故事！”[6]汤姆·克里克的学生普赖斯这样说道。汤姆作为小说的核心叙述者，是

后现代时间困境的化身。他试图通过历史这一理性工具来解释和摆脱个人创伤，但其讲述行为和对历史

的解构，恰恰使其自身陷入了双重困境，即去历史化和时间的空间化。 
作为历史老师，汤姆对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的批判，是小说中“去历史化”思想的直接来源。

宏大叙事本意是一种完整的叙事，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然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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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著作《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指出宏大叙事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在后现代时期中已经

瓦解了，“对于当今世界，决定性、稳定性、有序性……范畴日益失去效应。与此相反，各种各样的不平

衡、不稳定、非连续性、无序、断裂……引起人们的关注，整体性和一致性不复存在”[7]。因此，在后

现代，人们不再有绝对的真理，历史可以有不同版本，自然可以有不同解释，因此他们更倾向于用众多

的微小叙事去取代宏大叙事。 
作为历史教师的汤姆，他以“个人故事”(His Story)取代了宏观历史(History)。尽管在过程中多次提

到法国大革命等“大历史”，但他不是采取了一种祛魅的态度，而是强调历史的循环。课堂上，他首先建

议学生“切莫高估了推翻巴士底狱的实际情形或实际成就”[6]，然后将关注点转移到了“七科人头”和

“堆积如山的瓦砾碎石”[6]上，从而展示了大历史中人们的创伤和微不足道的事物，宏大叙事的崇高感

瞬间瓦解。他还指出：“文明的伟大向前运动，无论是道德的还是技术的，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应的

倒退[6]。”这种循环观解构了历史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使其失去了对未来的指导意义。最后，他干脆放

弃了教授法国大革命，转而聚焦于个人与家族的历史。 
在他讲述个人和家族历史的时候，其故事叙述方式也对宏大历史的完整性和主题性进行了彻底的破

坏。汤姆并非直接按照线性时间顺序来讲述他的故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整个故事的时间线

可以被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应 17 世纪 60 年代到 1922 年，我们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勤勤恳恳的克里

克家族和逐渐显赫阿特金森家族历史。在这段时间里，芬斯沼泽还处在开垦的初步阶段，两个家族的历

史也因为叙述者汤姆的父母的结合——亨利·克里克和海伦·阿特金森——而汇聚到了一起。第二个阶

段是 1922 年到 20 世界 40 年代。在这期间，记录的内容是汤姆的不堪的青年时代。他与玛丽的性早熟，

玛丽的堕胎，哥哥迪克不可告人的谋杀，再到最后的自杀。这些事件成为了汤姆挥之不去的阴影。第三

段时间主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妻子玛丽绑架婴儿，自己也即将失业。然而，这些时间段发生的故事被

叙述者杂乱地并置在各个章节中。而这种并置也因为作者跨行连续(enjambment)手法的使用而得到强化。

例如，第二章以句子“因为童话必须有一个背景，而这个背景，就像所有优秀童话的背景一样，必须既

真实又虚幻，让我来告诉你”[6]结尾。这句话没有标点符号，紧接着下一章的标题“关于沼泽”，将前

面的段落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句子，然后继续叙述过去的故事。这些跨行延续的手法使得发生在不

同时间段的叙述产生了表面上句法的连贯，但也却更深刻地体现了叙述内容和逻辑上的断裂。 
然而，在汤姆的叙事中，他并非用个人故事来建立新的历史，而是用它来反复解释他“现在”的痛

苦。这种对历史的过度个人化和碎片化，使得历史的视野被急剧压缩，呈现出虚无化的特征。“从具体

的人类活动来说，时间的当下化在于它的去历史化。当下之中不再包含其历史，仿佛现在就是一个崭新

的、独立的现在一样。历史在现在中消失的表现为……思想上对历史的虚无化。”[8]汤姆叙述对历史的

虚无化让“历史真正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8]。他对历史的理解“完全呈现出后现代的碎片特征。哪

里来的可信度，历史本身受到质疑，甚至连它存在的合法性都令人不安”[9]。当历史失去了解释的能力，

它便失去了其意义，只能滞留于主观的、充满困惑的当下，陷入詹姆逊所说的去历史化困境。 
与此同时，面对历史老师的工作将失去的糟糕的现实，汤姆不断将目光放到过去。这样的行为促成

了时间的空间化。他不断回到过去的创伤性事件中。他永远也不能忘记弗雷迪·帕尔的尸体漂浮在船闸

中的场景。在不断的回忆中，他逐步想起各种破碎片段：父亲自责地在法庭上不断道歉，帕尔父亲企图

卧轨自杀，尸体打捞时被破坏的样子。不同于柏格森提出的时间是相互渗透的绵延，历史在汤姆的意识

中成为了一个个可以被反复观看、随意重组的“分离的当下集合体”。他将创伤事件转化为一个个孤立

的、图像化的“场景”，并在讲述中反复重现和解剖。正如他所说，他无法结束故事，因为他总是发现新

的起点和新的联系，最终导致他的讲述行为成为一种“无法完成的重复性仪式”：“因为历史，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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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终结。历史只会不断开始。开始，开始，开始。”[6]这种永远不能抵达终点的叙述行为本身，使得

过去和现在失去了区分的界限，时间永远无法向前发展。“你浸淫其中，就完全失去距离感……我们四

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10]汤姆就

这样被囚禁在一个永恒的“现在”之中，迷失方向，无处可逃。他穷尽一生讲述和探寻历史，最终发现历

史只是一个无法给予答案、只会让创伤持续循环的陷阱。 
汤姆的这种叙事困境，不仅是其个人精神危机的体现，更折射出其所属时代——后帝国时代英国—

—的集体性迷失。当“日不落帝国”的宏大叙事崩塌后，整个社会如同汤姆一样，失去了单一、连贯的历

史脚本。汤姆对法国大革命的祛魅、对历史循环论的坚持以及对宏大叙事的放弃，恰恰是上世纪 80 年代

英国面对撒切尔主义下阶级冲突所导致的内部撕裂时，在文化心态上的一种缩影。他的讲述困境，也是

一个民族在历史方向感丧失后，试图在碎片化的个人故事中寻找意义，却最终陷入更深度迷茫的寓言。 

3. 身体的绝境：“去未来化”的生命 

“历史被掩盖和虚无化，并不能完全说明后现代时间就当下化了，因为似乎未来维度仍然存在。但

未来与历史一样，也在后现代中被抹去。”[8]如果汤姆的挣扎是智性上的，那么他的妻子玛丽·克里克

所承受的“无尽的现在”则是身体与情感上的双重陷落。她提供了一个从生物学层面来理解后现代时间

停滞的视角，特别是詹姆逊所说的“去未来化”(De-futurization)。玛丽的悲剧性命运，集中体现了詹姆逊

对后现代时间批判的另一个核心维度：生命的“去未来化”，即个体失去了自由选择和构建未来的可能

性。 
玛丽的困境始于青春期因流产而导致的永久性不育。汤姆在玛丽流产后，亲手将那“构成未来的东

西”[6]倒入了乌斯河。在传统观念中，生育代表着生命的延续、时间的流逝以及家族历史向未来的延伸。

不育从生物学层面切断了玛丽生命中通向未来的最重要路径。她无法通过生育来“向前推进”时间，使

得她的生命停留在数十年的“现在”中，没有孩子的指望，也没有对未来的期许。而玛丽也努力想摆脱

这一去未来化的困境。这一点在她的中年危机——更年期的精神崩溃和绑架他人婴儿的行动——得到了

极端的表现。这一行为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未来，而是对过去“失去的未来”(流产的孩子)的绝望

的、非理性的重演和弥补。她试图在当下强行塞入一个本应属于过去或未来的结果，恰恰证明了她永远

停留在一个无法超越的、由创伤定义的“现在”之中，无法向前进步。 
玛丽被困于“无尽的现在”的另一个表征是她对非理性信仰的沉迷。她坚持去超市偷别人孩子的行

为是“上帝的旨意”[6]，她的精神状态由此彻底退出了汤姆所珍视的理性历史世界。在后现代主义的解

构下，当宏大叙事(如历史、理性)的意义失效时，非理性、宗教或狂热的信仰往往会乘虚而入。玛丽的疯

狂是一种对线性时间秩序的彻底拒绝，她选择了沉浸在一个由她个人的主观信念和欲望所构建的、没有

逻辑约束的“当下”中。这种非理性的沉陷，使得她与世界产生了彻底的隔绝，将她的“现在”凝固为一

个无法与外部现实产生有效关联的、永恒的精神瞬间。她的悲剧性命运，无疑是“去未来化”所导致的

个体生命停滞的惨痛注脚。而其个人悲惨经历，与后帝国时代英国的社会形成了深刻的同构关系。她的

不育，象征了一个在辉煌过后陷入“发展停滞”的国家的未来焦虑。而她对超市里他人婴儿的觊觎，则

隐喻了一种扭曲的绝望心态。 
“去未来化”同时表现为反乌托邦思想。“人们就会怀疑它表现的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重复；

与此同时，对规划的担心，对我们自己目前畸形的、被压抑的社会习惯会污染开放的未来的担心，也会

威胁着对未来集体性的幻想的迷恋。”[5]这种恐惧具象化为学生做的“核战噩梦”[6]，在梦里整个世界

都被放射性尘埃笼罩。普莱斯更是直言：“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这象征着未来不再是乌托邦的希望，

而只剩下终极毁灭的威胁。当社会无法构想一个与现在本质不同的、积极的未来时，未来的维度便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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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 
同时，校长刘易斯(Lewis Scott)是社会“去未来化”的讽刺性注脚。他主张淘汰历史课，看似拥抱面

向“未来”的技术进步，但其私下建造“安装家用放射性尘埃避难室”[6]的计划，则揭示了其“伪未来

主义”的本质。刘易斯并不相信人类社会能通过理性或政治行动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他只相信对眼前危

机的被动防御。这种防御姿态，是社会集体放弃未来主体性的象征，最终巩固了每个人都只能被动地困

于当下、各自为营的“无尽的现在”。而这种“伪未来主义”精准地捕捉了冷战末期英国社会的普遍心

态：对通过集体行动创造美好未来丧失信心，转而退守到一种消极的生存主义。玛丽与刘易斯，从私域

与公域两个层面，共同勾勒出后帝国英国在失去未来想象力后，生命逻辑如何从“繁衍与创造”滑向“防

御与占有”的悲凉图景。 

4. 地理的寓言：芬斯与迪克的前历史时间 

迪克及其所处的沼泽地理环境，共同构成了小说中“停滞时间”(Stasis Time)和“原始的当下”(Primal 
Present)最深刻的物理映射。詹姆逊理论所指的去历史化在此通过地理环境回归混沌的方式实现，从而论

证了自然力量对线性时间的颠覆。 
首先，迪克作为汤姆的弟弟，其生存状态象征着对历史理性的根本性否定。被称作“马铃薯头”[11]

的迪克，由于智力障碍，迪克“缺乏历史”，无法建立过去与未来的因果联系。他的意识被锁定在一种纯

粹的、本能的当下。这种“非历史性”的存在，是对进步、目的和线性时间信念的挑战。他常常是被孤立

的对象，总是一个人对着摩托车说话。但在汤姆外祖父欧内斯特看来，迪克却“将要成为救世主”[6]，
被寄予恢复家族昔日荣光的厚望。小说对进步概念的讽刺油然而生。 

虽然迪克智力低下，但身体上他却展现出过人的成熟。在《水之乡》第 24 章“孩童的游戏”中，青

春期男女间充满试探的脱衣游戏，常因混杂的羞怯而无果而终。然而，1940 年 7 月的一天，迪克的闯入

彻底改变了一切。当男孩们在玛丽的审视下终于褪去泳裤，展露出的却是“四条皱巴巴、犹豫不决又有

点黏答答的物体”“尽管试图挺立，却绵软无力地微微颤动[6]”。这令玛丽深感失望，觉得自己的好奇

心被辜负。恰在此时，从不参与此类游戏的迪克从河岸高处走来，他周身洋溢的原始生命力瞬间吸引了

玛丽——尤其是“他身上勉强为他绷紧的泳裤遮住的一根尺寸巨大的柱状物[6]”，其纯粹的生物性存在，

使得“男性自尊和玛丽的女性权威都受到了抑制[6]”。 
在玛丽眼中，迪克成为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拥有远超同龄人的、近乎完美的成熟躯体，心智上却

对情爱之事全然无知。而正是他身上的这一矛盾性，深深吸引了玛丽，也为他后续无意识杀害被视为情

敌的帕尔做好了铺垫。他与芬斯河道中的鳗鱼一样，代表了原始的力量，不在人类历史语境的探讨范围

内。最后，当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也像“人鱼”一般地跳入乌斯河，与无尽的混沌与原始融为一

体。作者斯威夫特刻意在迪克与鳗鱼之间构建了文本互喻，以鳗鱼沉默、滑腻、依循本能行事的生物特

性，影射迪克被禁锢在身体欲望与心智蒙昧之间的动物性存在状态。 
当我们把目光看向盛产鳗鱼的芬斯地区，就会发现其地理特性是停滞时间的宏大场域。它证明了“绝

对的变化等于停滞”[5]，虽然时间在不断变化，但这个变化却以某种方式在不断重复自身，从而让时间

陷入了停滞。沼泽的地形，水源，淤泥等因素，体现了一种强大的停滞的自然力量。“这片土地是一片平

坦的土地。平坦，一成不变，单调乏味的平坦。有人也许会说，它平坦得足以让人心绪不宁，难以入眠。

这片土地自利姆河高耸的河岸一路延伸至天际，它整齐划一的泥黑色间或因生长其上的庄稼而呈现出变

化……划一的平坦偶尔被笔直凹陷的沟渠所打破。”[6]这里的“平坦”、“一成不变”、“延伸至天际”

描绘了一个没有纵深、没有变化尽头的停滞世界。没有山峦的起伏来标记季节或年代的更替，人的视线

被强行拉平，时间仿佛也失去了流动的坡度，陷入停滞。而当时间的坐标被抹除，剩下的只有一片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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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也是芬斯地区作为“水之乡”的重要构成部分。小说反复强调水的循环本质，以此隐喻时间的非

进步性、循环性。“而我们都知道，太阳和风从海洋里吸汲水分，再把它洒向陆地，世世代代反哺着河

流。因此，当乌斯河流向大海时，它事实上也和其他河流一样，重新流回自身，回到自己的源头；因此，

说河流只朝一个方向流动是错误的。”[6]河流不是一去不返地奔向未来(“大海”)，而是通过自然循环(蒸
发–降雨)不断回归源头(“过去”)。周燕认为，小说中的人物甚至参与了水循环：这就是作者对这个家

族命运的解释：他们来自于水，他们回归于水，他们终将在水中循环往复，“永无休止”[12]。这完美地

象征了小说中的历史观：一切都在循环，没有真正的进步或终结，只有永恒的回归。 
芬斯地区不可忽视的地理因素还有它的淤泥。淤泥的形成是一个极其缓慢、肉眼无法察觉的过程，

它代表了另一种近乎静止的时间尺度。“芬斯区是由淤泥形成的。淤泥：当你念出这两个字的时候，空

气薄薄地自齿间滑出，产生一种缓缓的、巧妙的、迂曲而出的效果。淤泥：它既塑造又破坏陆地；既创造

又毁灭；既腐蚀又扩充；既非进步又非倒退。”[6]文中说的创造指的是塑造陆地，毁灭指的是堵塞河道，

但它本身的过程是如此之慢，以至于超越了人类历史的时间尺度，成为一种近乎永恒的、中性的背景力

量。它“既非进步又非倒退”，只是不断溶解和抹去人类文明的痕迹，这种地理上的循环与重复，使得所

有人类历史的努力都归于无效，将居民困于一种代代相传、无法突破的周期性宿命中。正如杜丽丽所说，

本书呈现出“历史叙事的时间性被磨平，在空间性的文本中，大历史与小历史相遇，自然历史与人造历

史对话”[3]的特征。 
迪克与鳗鱼为伍并最终回归水体的命运，是后帝国时代英国国家命运的体现。帝国的事业正如在淤

泥中的垦殖，一切雄心、秩序与进步的痕迹，最终都被这片原始的、非历史的自然力量所消解、抹平，回

归到一种“平坦”和“一成不变”的状态。国家的兴旺和衰败总是交替出现，一种向前的、线性的“帝

国时间”在此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沼泽所代表的、消弭了开端与终结的循环时间。斯威夫特借此揭示，

当一个帝国的扩张动力耗尽时，它所面对的不仅是历史的终结，更可能是向一种前历史的、混沌的时间

性的可怖回归。 

5. 时空辩证法的失落：在后帝国困境中展望主体解放 

通过对《水之乡》中叙事、身体与地理三个维度的剖析，詹姆逊的后现代时间性理论展现出了强大

解释力。詹姆逊的杰出贡献在于，他精准地将后现代文化中弥漫的“时间停滞”或“永恒的当下”之感，

诊断为由晚期资本主义经济逻辑所驱动的一种历史性症候。在他那里，时间经验的扁平化、去历史化与

去未来化，并非偶然的审美趣味转变，而是全球资本在进入新阶段后，在人类感知结构上的必然投射。

正如本文所论证，《水之乡》中汤姆的叙事困境、玛丽的生物性绝境以及沼泽地的循环寓言，共同构成

了一幅英国历史困境的文学诊断，深刻地揭示了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在后帝国迷惘与撒切尔主义中，所

经历的集体性时间经验危机。 
然而，詹姆逊理论的解释也存在其边界。他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时空关系的和谐统一对于主体发展与

解放的意义。主体的真正发展与解放，必然植根于和谐的时空关系。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指出，

“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13]。“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

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4]这揭示了时间与空间在人的解放命题中的统一性：唯有推翻造成时空

对立的制度基础，重建二者和谐，才能为主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道路，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相比之下，詹姆逊的后现代时空观，尽管在哲学层面对时空和谐有所忽略，但其对“空间化时间”的

深刻剖析，却为解读后现代文学文本提供了关键性的批判范式。他精准地捕捉到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并为我们理解文学作品中主体所遭遇的历史感消逝与情感扁平化危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正是詹

姆逊的这一洞见，使我们能够将《水之乡》中弥漫的时间停滞感，从个人心理层面提升至时代文化症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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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进行解读，从而为诠释后现代文学中主体的迷失与困境，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理论语言与研究路径。 

参考文献 
[1] 琳达∙哈琴. 后现代主义诗学: 历史∙理论∙小说[M]. 李杨, 李锋,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 Scoones, J.E. (2000) Dwelling Poetically: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Louise Erdrich, Graham Swift, 

Cormac McCarthy, Jean Rhys, Domin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3] 杜丽丽. 面向物的历史叙事: 《水之乡》的博物志书写及其后人类历史观[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5(1): 361-

374.  
[4] 吴濛. 《水之乡》中鳗鱼意象的三重隐喻[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40(5): 32-35.  

[5]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时间的种子[M]. 王逢振,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6]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水之乡[M]. 郭国良,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7]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状况: 关于知识的报告[M]. 岛子, 译.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  

[8] 刘少明. 走出停滞的时间——詹姆逊对资本主义后现代性时间的批判及其超越[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24, 47(4): 271-291.  

[9] 吴长青. 记忆碎片、历史符码与二律背反——基于詹姆逊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再思考[J].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 2024(1): 35-36.  

[10]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陈清侨, 等,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11] Swift, G. (2008) Waterlan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to the 25th Anniversary Edition. Picador,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2] 周燕. 《水之乡》中的历史进步模型[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7(5): 68-74.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6126

	帝国的淤塞
	——《水之乡》中的时间停滞
	摘  要
	关键词
	The Clogging of British Empire
	—Stasis Time in Waterland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叙事的循环：去历史化与时间空间化的困境
	3. 身体的绝境：“去未来化”的生命
	4. 地理的寓言：芬斯与迪克的前历史时间
	5. 时空辩证法的失落：在后帝国困境中展望主体解放
	参考文献

